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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景观的桑干河
——以唐宋诗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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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西雁北地区， 处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流的关键地带， 桑干河作为雁北地区重要的水系， 与雁门关、 恒山山

脉等共同构成了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 因此作为“战争”的代名词， 成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常见意象。历代诗人对桑

干河的文学书写， 将其逐渐塑造为兼具自然属性和文学属性的文学景观， 包含着多重审美意蕴和情感内涵， 其中尤以唐宋诗

人的书写最具典型意义。他们以桑干河为媒介， 抒发对战争的痛恨、 对国家的担忧以及羁旅的哀愁， 勾勒出独特的人文精神

与时代风貌。这些诗歌蕴含着多重文化特质， 以“尚武”最为鲜明， 显示出雁北地区独特的文化性格， 充分展示出桑干河的文

学价值， 丰富了我们对山西地域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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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nggan River as a Literary Landscap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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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bei region in Shanxi has long served as a cultural crossroads between ethnic minori⁃
ties and the Han Chinese.  The Sanggan River， a prominent waterway in Yanbei， along with the Yanmen 
Pass and Hengshan Mountains， forms a natural barrier that historically protected against invasions by ethnic 
minorities.  Over time， the river has come to symbolize “war”， emerging as a recurring literary motif.  For 
centuries， Chinese poets have imbued the Sanggan River with both natural beauty and profound literary 
meaning， attributing to it a layered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significanc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poetry， 
in particular， the river represents themes of sorrow over war，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the grief of exile， thus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the era.  These poems also reveal the uniqu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Yanbei region， 
especially a distinctive martial character that reflects its historical landscape.  Through these poetic portray⁃
als， the Sanggan River serves as a lens into the rich regional culture of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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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地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流的关键地带， 民
族矛盾使这个地域历来战乱频繁， 桑干河与雁门关、 
恒山山脉等共同构成了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天然屏

障。因此， 桑干河也成为历代文人笔下“战争”的代名

词。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与桑干河相关的诗歌， 使其

成为文学家表情达意的载体和文学世界中的一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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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意象。诗人对桑干河的书写包含着多重审美意蕴

和情感内涵， 代表着他们对于桑干河的文化感知， 桑
干河成为兼具自然属性和文学属性的文学景观。本

文试图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 梳理唐宋诗歌中对桑干

河的文学书写， 挖掘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内涵， 进
而据此彰显雁北地区的文化性格。

1　“桑干河”文学景观的形成

桑干河作为雁北地区重要的自然景观， 因其独

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成为文学家吟

咏的对象， 被赋予诸多人文内涵， 使其由一般景观

转化成为具有审美意蕴的文学景观。  “一个景观之

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 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 
还有人文属性； 同理， 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

为文学景观， 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和人文属性， 还有

文学属性。”［1］43 文学景观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转化为

人文景观的过程， 兼具自然属性、 人文属性与文学

属性， 桑干河文学景观便是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

桑干河是雁北地区重要的水系， 地处北方高原地

区， 在气候、 地理位置等方面均有其独特性， 因而也

会影响到桑干河相关的诗歌创作。自然地理环境对

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备受关注， 陆机《文赋》

开篇云： “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

秋， 喜柔条于芳春。”［2］20 季节的变换、 自然物象的不

同会直接影响文学家的情绪， 这些不同的情绪体现在

文本上就是不同情感意蕴的文学作品。刘勰对这一

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出： 
“人禀七情， 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 莫非自然。”［3］65 继
而又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江山之助”这一观点： 

“若乃山林皋壤， 实文思之奥府， 略语则阙， 详说则繁。

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 抑亦江山之助

乎！”［3］694-695 他认为自然环境一方面为文学家提供了丰

富的书写资源， 另一方面会影响到文学家的表达与创

作实践。这些成为我们考察桑干河文学景观自然属

性的理论依据。在气候方面， 桑干河所处地区周围海

拔较高， 气温较晋中、 晋南等地低， 属高寒地区， 初
霜时间最早， 且冬季寒冷干燥， 雨雪稀少， 春季多大

风天气， 因而多有沙尘暴、 扬沙、 浮尘。因此， 桑干

河诗歌多构建出苍茫、 萧瑟的意境， 在颜色上较多使

用“白” “黄”等词。桑干河处于晋北山地的高原地区， 
北与游牧民族接壤， 所在区域整体呈现中间低、 四周

高的地势， 长城、 恒山、 管涔山等环绕大同盆地， 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条件使其成为三晋大地乃

至中原地区极为重要的防御屏障。 《大同县志·卷六

关隘》中记载： “云中为秦汉用武之地， 至前明而边防

益密。寇掠者无虚日， 寝食难安。我朝德威远播， 边
墙以外， 无异腹里， 乐耕凿而悦诗书， 何风之盛欤！

然在国曰固， 在野曰险； 设以守国， 用备不虞。邑境

之北， 重关叠隘， 不特为云中之籓篱， 而且为全晋之

保障也。”［4］119 这里地势险要， 关隘重叠， 南边恒山山

脉处有雁门关、 广武口、 阳方口等， 大同盆地北缘属

阴山山脉余支， 有得胜口、 杀虎口等长城要塞， 成为

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钟嵘在《诗品·序》开篇提到： “气之动物， 物之

感人， 故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5］1 “若乃春风春

鸟， 秋月秋蝉， 夏云暑雨， 冬月祁寒， 斯四候之感

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 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

臣去境， 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 或魂逐飞蓬； 或
负戈外戍， 或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 孀闺泪尽； 又
士有解佩出朝， 一去忘返； 女有扬蛾入宠， 再盼倾

国： 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
长歌何以释其情？”［5］28 钟嵘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

文地理环境均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政治

往来、 军事战争、 人际交往等活动对诗人的心灵产

生冲击， 进而刺激诗人通过文学创作来咏叹内心的

情感激荡。军事战争、 政治往来、 民族融合是桑干

河所处地区人文环境中的主旋律， 唐宋时期这里经

历过数次战争， 成为诗人创作的灵感源泉。唐朝的

建立与雁北地区息息相关， 隋炀帝即位后国内动荡

不安， 危机四伏， 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 与此同时， 
突厥入犯马邑， 李渊派部将高君雅与马邑太守王仁

恭领兵抗击， 战败后隋炀帝欲治罪于李渊与王仁

恭， 李渊不愿去送死， 决定立即举事［6］523。李渊太

原起兵后进取长安， 改国号为唐， 雁北地区这场战

争的失败成为李渊起兵的导火索。

建唐后， 桑干河所处地区的战争涉及内乱与外

患两种。初唐时期以外患为主， 当时国家并未完全

统一， 李渊发起平定群雄之战， 前后两次与突厥在

雁北交战； 唐太宗时期、 武后时期亦发起了多次对

契丹、 突厥等的战争。桑干河所处地区作为北边少

数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 无疑是激烈交战的重点区

域。初唐时期， 在对外的战争中唐占据优势， 因此

在此时的桑干河诗歌创作中， 多有昂扬斗志。在唐

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中  、 安史之乱后直至五代

期间， 雁北地区一直处于内外势力交织战乱的状

态。石敬瑭联合契丹建立了后晋， 而借力契丹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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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便是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 桑干河所处地区

成为辽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文人均有强烈的爱

国情怀， 寒窗苦读只为一朝入仕， 为国家奉献一

生， 他们希望人民安居乐业、 四季风调雨顺、 家国

安宁昌盛、 江山社稷稳固。因此， 中晚唐连年战

争、 雁北等地沦陷， 诗人悲痛万分的情感反映在此

阶段关于桑干河的诗歌中。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 
中原北方边防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 辽军可以越长

城、 渡桑干、 过雁门， 随意南下， 于是进入宋朝之

后， 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长期的军事战略。外有军

事战备充足、 士兵训练有素的强敌威胁， 内有奸臣

佐政陷害忠良， 雁北收复无望。故此时的桑干河诗

歌多表达丧国失地的屈辱与哀痛， 诗人内心充盈着

渴望收复故土的热烈期望， 但最终却流于难以实现

的沉闷与哀怨。因此， 此地区长期的军事战争成为

桑干河文学景观形成的人文因素。

历代对桑干河的文学书写， 赋予其诸多文学属

性， 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 不同时代、 不同诗人

在不同地点创作的桑干河相关的诗歌呈现出不同

特点。唐之前涉及桑干河的诗歌较少， 北齐时祖珽

的《从北征诗》写道： “翠旗临塞道， 灵鼓出桑干。

祁山敛雰雾， 瀚海息波澜。戍亭秋雨急， 关门朔气

寒。方系单于颈， 歌舞入长安。”［7］1524 据《北齐书》记

载， 北齐时文宣帝多次北上用兵， 多大胜而归， 而
其用兵之地则聚集于今山西大同、 朔州、 忻州等

地， 《从北征诗》便是对北征的赞誉之诗。被誉为

“关西孔子”的薛道衡所作诗歌中亦有提及“桑干”

的诗句， “凝云迷代郡， 流水冻桑干”［7］974。此诗是

奉和之作， 时值杨素北征突厥， 薛诗气势雄浑， 诗
中“寒” “霜” “迷” “冻”等词的使用一方面勾勒出桑

干河所处之地气候的寒冷， 另一方面也烘托出战场

肃杀的氛围， 自此桑干河入诗开始与战争相勾连。

进入唐代之后， 涉及桑干河的诗歌层出， 均未跳出

战争这一主题。初唐时， 骆宾王、 沈佺期、 贺朝等

均有涉及桑干的诗歌； 进入盛唐， 诗坛的恢弘气象

大放异彩， 桑干河相关的诗歌也多了起来， 李白、 
王昌龄、 皇甫冉等人的诗作中均可寻到桑干河的痕

迹； 中晚唐时局动荡， 皎然、 李端、 李益、 杨巨源等

诗人借桑干抒发因战争而生的多重情感。宋代诗

人无论是否亲涉桑干， 亦有大量诗作借桑干表达国

家分裂的悲痛以及战乱频繁的悲叹。由此， 桑干河

成为象征战争的文学景观， 并逐渐成为家国统一与

否的象征性地点， 富含多重文化内涵。

2　唐宋诗中桑干河承载的情感内涵

“所谓文学景观， 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

景观， 它属于景观的一种， 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

层文学的色彩， 多一份文学的内涵。”［1］43 在唐宋时

期桑干河诗歌中， 诗人均以战争为基础， 融入丰富

的情感内涵， 构建出饱满立体的桑干河文学景观。

桑干河在经过文学家的反复吟咏后， 转变为独特的

地理意象， 承载着诸多文化认知， 承担了诗人表情

抒愤的文学功能。

2. 1　痛诉战争的残酷

无论是游牧民族入侵还是汉民族政权征伐， 雁
北地区作为战略要地长期处于战乱之中， 桑干河作

为雁北地区重要的防御水系， 成为“战争”的象征。

提及战争， 无论正义或非正义， 对于人民、 对于士

兵来说都是灾难。李白的《战城南》便是在抨击造

成百姓苦难的征伐战争：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

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

城避胡处， 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 征战无

已时。野战格斗死， 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

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 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8］1682

开篇一句， 从去年到今年的时间跨越， 从桑干河

到葱河道的空间跨越， 再到“条支” “天山”等地， 说明

战争次数之频， 战争范围之广。战争过后， 士兵无辜

战死在草木丛生、 荒芜寥落的荒原， 诗中提及“乌鸢”

亦别有用意， 乌鸦、 老鹰喜食腐肉， 它们的出现从侧

面说明了战争时间之久长。战士尸体腐烂， 肠被啄走

挂在干枯的枝头， 诗人用直白的笔触描绘战争的惨烈

给人满目疮痍之感， 亦将战场生灵涂炭， 一片死寂的

氛围得以烘托。 《唐宋诗醇》评： “古词云： ‘战城南， 
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又云： ‘愿为忠臣安可得！’

白诗亦本其意， 而语尤惨痛， 意更切至， 所以刺黩武

而戒穷兵者深矣。”［9］22 此篇作于公元 749 年， 时值唐

玄宗统治时期， 唐玄宗征伐无时， 多次发动战争又多

次失败， 诗人用浑厚的笔法表达对战争的痛恨， 抨击

统治者的穷兵黩武。

王昌龄作为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 在其《代扶

风主人答》一诗中也有关于桑干河的描述， 意欲通

过描述战争对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对战争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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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与人民的关切。王昌龄曾漫游边塞多地， 多
年的边塞生活使其深知战争造成的苦难。本诗主

体部分是诗人从第三视角对扶风主人的讲述进行

记录， 着重描绘战争的惨烈。  “主人就我饮， 对我

还慨叹。便泣数行泪， 因歌行路难。”［8］1425 将扶风主

人讲述时的情绪、 状态置于开头， 连年的战争对他

的伤害便通过泪水流淌出来。  “十五役边城， 三回

讨楼兰。连年不解甲， 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 
国使没桑干。”［8］1425-1426 此句从士兵的角度， 描述战

场前线的艰苦， 桑干河成为他们回乡的阻隔地。  
“乡亲悉零落， 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 恸绝伤

心肝。禽兽悲不去， 路傍谁忍看”［8］1426 战败后返

乡， 却发现故乡也因战争而破败不堪， 战争所造成

的苦难程度层层递进地描绘了出来。以扶风主人

亲身的经历作为素材， 还原了战争的真实场景： 战
地的破败、 战败的落寞、 亲人的离散， 表达了诗人

对战争的痛恨。而诗人着力记述扶风主人的讲述， 
目的是为讽谏君主， 用“幸逢休明代” “贤良刷羽

翰”［8］1426 来赞美明君广纳贤良造就盛世， 以“否泰亦

须观”［8］1426句收尾， 上刺君主要励精图治， 不可沉溺

功绩， 切莫再让人民陷入战火之中。

诗人在表达对战争的痛恨时， 多以桑干河为

引， 描述战场的凄苦， 战败后的横尸遍野， 不义的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诗人在创作

时论述的角度各异， 除以上直接抒发及通过第三人

的讲述再现战场情境来表达之外， 亦有较为新颖的

视角。如曹唐《哭陷边许兵马使》一诗：

北风裂地黯边霜， 战败桑干日色黄。故国暗回残

士卒， 新坟空葬旧衣裳。散牵细马嘶青草， 任去佳人

吊白杨。除却阴符与兵法， 更无一物在仪床。［8］7343

在边塞诗的创作中， “黄”是出现频率较多的颜

色词， 在“北风” “裂地” “日色”多种意象的共同配

合下， 营造出桑干河周围萧瑟、 苍莽的氛围， 也同

样映射出战败后的落寞心境以及对战争的痛恨。

此诗并非直接描述战场的激烈来痛斥战争， 而是从

丧葬的角度入手， 士兵战死后尸首无法回乡， 只能

用旧衣设置衣冠冢， 灵床上的遗物除与战争相关的

物什外再无他物。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丧葬事宜十

分重视， 从这一角度入手更能够感受到战争对人民

的伤害之深， 富有感染力。

还有诗人将视角转向士兵， 如刘湾（一作刘济诗）

的《出塞曲》一诗以及朱继芳的《边庭》一诗。 《出塞曲》

中写道： “倚是并州儿， 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 百
战争王公。去年桑干北， 今年桑干东。死是征人死， 

功是将军功。”［8］187 少年时满怀雄心抱负在战场厮杀， 
想要建功立业。时间流逝， 战士在战场上四处征战， 
此处的“桑干”成为士兵实现抱负的场所。然而下句

就给出了士兵的结局， “征人”死在疆场， 而“将军”得

到战功。 《边庭》一诗亦有同工之妙， 是朱继芳《和颜

长官百咏》组诗其中之一， 诗人作此组诗追思颜长官， 
所表达的情致亦承继颜诗之志， 关心底层百姓之甘苦， 
痛恨战争之残酷， 向往政治清明之盛世。 “征夫战骨

洒桑干， 帐下苍头自转官。” “战士总成亡命鬼， 将军

总是有功人。”［10］39060 此诗描写了沙场的艰辛残酷， 战
士的尸骨累累“洒”在桑干河， 最终也只能亡命他乡成

为孤魂， 而将军总是得到战功奖赏的那个人。士兵无

辜战死， 得不到应有的奖赏， 诗人以此来表达对底层

士兵悲惨命运的感慨， 对政治腐朽的抨击以及对残酷

战争的痛恨。

2. 2　抒发忧国情怀

历代文人在先贤明哲的思想熏陶下， 时刻“位卑

未敢忘忧国”， 尤其是涉及到家国之争时， 忧国情怀

尽诉笔尖。与唐人喜欢以桑干河为媒介痛诉战争略

有不同， 宋人多将其作为一种边疆意象， 借此抒发立

功壮志与忧念时局的心绪。如在郭祥正《古剑歌》一

诗中， 诗人对名为“秋水”的古剑进行了歌咏， 借名剑

抒报国壮志， 其中即提及“桑干”意象。

郭祥正有着极高的人格理想， 但是仕途坎坷， 
一生都在入仕与归隐间徘徊。他创作了诸多忧国

诗歌， 此首便是诗人通过对秋水剑的歌咏， 表达豪

情壮志， 想立赫赫军功， 保家国平安。剑作为冷兵

器是古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诗人用今昔对比

的手法， 描绘“秋水”在往昔的战场上势如破竹， 奋
勇杀敌， 剑带寒霜飞渡过桑干河向敌方进攻， 立下

累累战功， 而如今却“锈涩混铅刀”［10］8729， 与诗人的

仕途命运相应勾连。  “吾闻神物不终藏”［10］8729一句

表明自己如同“秋水”一样有盖世才能， 应用于上阵

杀敌、 保家卫国， 而非“弃置钝锋铓”［10］8729。诗人将

远大志向及忧国之情寄托于秋水剑， 想象其飞渡桑

干曲之英气， 营造出磅礴的气势， 遣词豪迈纵横。

宋室南渡以降， 诗人们的家山感伤和忧国情怀

尤其浓烈， “桑干”随即成为一种常见的疆地想象出

现在诗歌创作中。如黄公度《赴南恩道间和杨体南

三首》其三：

白鸥应怪旧盟寒， 斗粟低佪真强颜。更度桑干

隔并土， 不堪回首旧家山。［10］22504

此诗作于黄公度被贬谪南迁时， 途中愤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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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强烈， 却又无法改变现状。诗人以“白鸥”象征

所失故土， 本是昔日盟友， 却被割让给金国， 想渡

过桑干河去塞外征战， 却隔着并州难以翻越。往事

不堪回首， 诗人只能面对旧日江山将内心悲叹诉诸

于诗歌当中， 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张守是南宋初期名臣， 在位期间提出了诸多积

极可行的政治方案， 在对待金国的政策上， 主张积

极防御以期改变被动的局面， 然晚年还是“以忤秦

桧乞退奉祠”［10］18009， 最终卒于建康府任上。  《王承

可恵官字韵诗次韵二首·其一》一诗便表达了诗人

年华老去无法报国的悲叹与无奈：

才疏空许国， 老去漫为官。长病同玄晏， 多言

愧懒残。归心随赣水， 愁眼望桑干。自笑髪如鹤， 
羞看镜里鸾。［10］18017

诗人自视才疏学浅不能为国家排忧解难， 已经

年老体衰还游离在外到处为官， 常年的漂泊导致痛

病缠身。想归家的心随着赣水漂流而下， 却又望着

桑干河方向， 想到还没有收复的故土满眼惆怅。诗

人一生忧国， 提出的治国方案却无法实施， 只能看

着镜子里两鬓斑白的发丝自嘲自笑， 羞愧难当， 
“望桑干”成为南宋诗人寄托忧国情绪的典型表达。

南宋以桑干河抒发忧国情怀的诗歌中， 陆游的

创作可谓数量丰富， 风格突出， 他在对外政策上属

于主战派， 一直支持向金发兵， 收复故土。如“夜

闻雁声起太息， 来时应过桑干碛。”（《冬夜闻雁有

感》）［10］24472 “将军许国不怀归， 又见桑干木叶飞。”

（《塞上曲四首·其二》）［10］24708 “一朝胡运衰， 送死桑

干川。”（《长歌行》）［10］24956 “桑干不劳尺箠下， 榆关正

可丸泥封。”（《江东韩漕晞道寄杨廷秀所赠诗来求

同赋作此寄之》）［10］25080 陆游虽然没有机会亲临桑干

河， 但竟如此频繁地将其写入诗中， 可见对于南宋

的爱国诗人来说， 桑干河已成为他们表达忧国情

怀， 渴望收复失地的代表性地理意象。

2. 3　表达羁旅之愁

战争的连绵不断又导致了一种特殊群体的出

现： 羁旅客。因此， 在桑干河诗歌中， 表达羁旅愁

绪的诗歌也占很大比重。中晚唐诗人雍陶满怀入

仕之心， 却多次落第， 多年客居他乡， 羁旅奔波带

给他更多的是落寞与孤独， 在其《渡桑干河》一诗中

便能感受到这种心境：

南客岂曾谙塞北， 年年唯见雁飞回。今朝忽渡

桑干水， 不似身来似梦来。［8］5926

此诗作于大同都防御史府戎幕， 诗人为寻求入仕

在此多年。诗人本是南方人， 怎会熟知塞北风光？每

年只能看到从塞北来的大雁飞回南方。以往对于塞

北的认知只停留在“雁飞回”， 而今仕途漫漫， 渡过桑

干， 恍如置身梦境， 诗人本以为不会去往塞北边境， 
然而为实现理想抱负， 只能远渡桑干， 从军入幕。

李益在其《幽州赋诗见意时佐刘幕（一作题太

原落莫驿西堠）》一诗在表达羁旅愁绪时另辟蹊径， 
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即以静言写悲语。

旌戍在桑干， 年年蓟水寒。殷勤驿西路， 北去

向长安。［8］3222

李益一生历经肃、 代、 德、 顺、 宪、 穆、 敬七

朝， 多次从军， 北上边塞， 故其所作边塞诗颇丰， 
成就较高。此诗作于诗人从河中府到幽州的途中， 
其间经过太原、 石邑县， 多年的边塞生活令其早已

熟知边塞的环境、 气候， 征战戍守在桑干河、 蓟水

边塞之地， 那边常年寒冷， 诗人提及寒冷却没有使

用愁怨之辞。诗人不是没有愁绪， 只是将愁绪压在

平静的诗句之下， 以静言写悲语。诗人辗转一生， 
怀着一颗爱国之心， 想要建功立业报效朝廷， 却只

能去到寒冷的边陲实现自己的抱负。  “桑干” “蓟

水”之荒寒烘托出诗人们亲涉其间的悲凉旅愁， 虽
颇有一种低徊无奈之绪， 然亦掩藏不住渴望立功边

塞的一颗雄勃之心。

羁旅客的愁绪之中亦饱含物是人非的无奈， 杨
万里所作《初入淮河四绝句·其一》便是其中的典

型。此诗作于诗人因直言进谏而被除官之后乘船

入淮河时， 当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原半壁江山， 淮河

便是宋金接壤之地。面对旧日故土， 诗人写下“何

必桑干方是远， 中流以北即天涯”［10］26439。曾经桑干

河是与外族分隔的边界， 而如今却成为淮河的功

用， 诗人感叹何必远上桑干河， 淮河以北的土地就

已与我相隔天涯。本是一江之隔， 而今却犹如远在

天涯， 诗人以内心的悲痛来表现复杂的情感， 希望

出兵收复失地却又无能为力。此诗初读伤感， 再读

悲切， 给人收复故土遥遥无期之感， 是那个时代背

景下文人共同的情绪。

纵观唐宋关于桑干河的诗歌， 由于不同的人文

环境背景， 诗人的情感意蕴表现出不同时代特点。

唐代以安史之乱为界， 安史之乱前的桑干河诗歌少

了一些愁苦， 多了盛世之下的昂扬气息， 即使要远

上边塞， 也满怀豪情壮志， 有着出战必成功的决

心； 安史之乱之后的诗歌整体上已经没有了昂扬斗

志， 提及桑干河更多的是感怀悲叹。进入宋代， 长
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地位使得诗人满腔悲愤， 这时的

68



（总第  199 期） 作为文学景观的桑干河（孟丽红等）

桑干河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意象， 饱含丧乱

悲咏， 是一种失国含恨的时代之音。

3　尚武： 桑干河诗歌中蕴含的雁北文化

性格

历代书写江河溪流的诗歌， 大都用来表现爱情的

绵长、 时间的流逝等， 而唐宋诗人在书写桑干河时均

以当地的历代战争为基础， 或欲以军功入仕， 或表达

赤子之心， 或想收复故土， 从这些诗歌中能够挖掘出

多重文化性格。在对不义战争的痛斥中可以看出对

人民的悲悯、 对家国安宁的渴求， 在积极从军以求入

仕中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特质， 在渴望收复失地的

表达中饱含着浓厚的爱国情绪。在常年军事战争的

背景下， 无论是捐躯事明主的决心还是军功入仕途的

期望， 无论是出兵收故土的主张还是物是人已非的无

奈， 均蕴含着深厚的尚武精神。在以上诸多文化性格

中， “尚武”是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 故本文选取“尚

武”这一精神特质进行重点论述。

3. 1　雁北何以尚武

雁北地区尚武这一文化性格有着悠久的历史

基础。  《辽史·地理志》有记载： “并州北有代、 
朔……其民执干戈， 奋武术， 风气刚劲， 自古为用

武之地。”［11］437 在民族冲突方面， 自古以来频繁的军

事战争是雁北地区尚武精神产生的直接原因。  《大

同府志·卷七风土》中说道： “自古皆言幽并之俗， 
好勇任侠， 岂得水土刚急之气多欤？抑地处塞北， 
负险用武， 其民习兵， 遂沿为风俗欤？”［12］130 在民族

交融方面， 自古雁北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

农耕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地， 无论是人口流动、 商
贸往来、 政治交流还是文化互动， 均在雁北大地上

产生碰撞。因此， 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对此地域内

尚武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历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融入， 极大推动了雁北尚武

精神的形成。 《史记·匈奴传》载： “而赵武灵王亦变

俗胡服， 习骑射， 北破林胡、 楼烦。筑长城， 自代并

阴山下， 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 雁门、 代郡。”［13］636 
中原农耕民族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方式、 作战装备

等多方面的影响， 这样“以胡制胡”的策略无疑推动了

民族融合的进程。汉代开始有了“和亲”政策， 促进了

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稳定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

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 此时雁北作为北方

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亦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

域。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 鼓励与汉民族通婚，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天兴元年（398年）七月， 拓
跋珪迁都平城， 又把被征服的各族居民强徙平城周

围［14］126。长期的人口流动使得雁北区域成为民族大熔

炉， 自古以来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好战文化的长期影响

与浸润， 唐宋诗人在桑干河诗歌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

这一文化特质， 形成了雁北地区地域文化性格中的尚

武精神。

3. 2　尚武精神的思想内涵

桑干河诗歌从不同角度表达诗人的思想情感， 
在尚武精神的内涵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纵

观桑干河诗歌可以看出， 雁北尚武文化品格中有两

种较为典型的思想内涵， 即以军功入仕的政治抱负

和忠君爱国的精神传统。

桑干河诗歌中的尚武精神与诗人意欲入仕的政

治抱负难以分割， 多篇诗歌中均表现出诗人想通过军

功获得功名， 实现留名青史的人生理想。如贺朝的《从

军行》： “衔珠浴铁向桑干， 衅旗膏鼓指乌丸……行望

凤京旋凯捷， 重来麟阁画丹青。”［8］1180-1181 诗人相信此

行必定能够凯旋， 带着胜利的荣誉成为麒麟阁功臣。

贯休的《战城南》： “万里桑干傍， 茫茫古蕃壤……十

载不封侯， 茫茫向谁说。”［8］9304-9305 此诗抒发多年征战

却无法封侯的愁怨。我国历代入仕途径经历了从世

袭到科考的变迁， 而除统一的选官制度外， 武官的选

拔也有严格的制度规范。相比于科举， 以军功入仕对

于没有家族背景的人而言， 是一种相对公平且有途径

可行的入仕道路。通过军功进入仕途的方式亦有悠

久的历史， 军功行赏制度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有之。 
《韩非子·显学》载“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卒

伍”［15］557 强调领军作战的猛将必须从一线作战人员中

选拔。到唐代， 以军功入仕的途径主要有三种， 即以

军功授勋、 以军功直接入仕以及参与政变授官［16］62-63。

到宋代，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颁定战功八等赏

格和弓箭手八等功赏， 初授军官可由军功出身， 军官

上阶与职位的升迁也以军功为主要依据［17］6。因此， 
唐宋时期诗人本着积极入世的心态， 将军功入仕的政

治抱负书写于桑干河相关的诗歌作品中， 赋予了雁北

地区尚武的文化性格。

中国是伦理型社会， 受到传统道德体系中“忠”

和“孝”思想的影响， 由忠于君主、 忠于朝廷扩展到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再到忠于道义。春秋末期礼崩

乐坏， 各个诸侯国都需要稳定君民社稷的思想理论

体系， 孔子由此孕育出“忠君”思想， 《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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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臣事君以忠”［18］30， 孟子继承孔子“忠君”思

想， 提出“君有过则谏”［19］276， 继而有荀子延续孔孟

的“忠君”思想， 提出系统的“忠君”观并得以流传。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 其思想是对先秦各

派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其“忠君”思想在论述时

也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因此有学者指出： “汉代以后的儒家独尊， 实际上

遵行的就是荀子‘圣王之治’的理论。” “荀子的‘忠’

思想对于中国自秦代开始的皇权社会长达两千多

年的寿龄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20］133 后世历代

文人的主流思想离不开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

因此， 在桑干河的诸多诗篇中均体现出忠君爱国的

思想传统， 并将“尚武”作为忠君爱国的一种方式融

入诗作中。如沈佺期的《紫骝马》一诗： “青玉紫骝

鞍， 骄多影屡盘。荷君能剪拂， 躞蹀喷桑干。踠足

追 奔 易 ， 长 鸣 遇 赏 难 。 摐 金 一 万 里 ， 霜 露 不 辞

寒。”［8］1034 《紫骝马》是乐府旧题， 本是描述从军已久

的征人怀乡之思， 沈佺期借题来抒发政治态度， 以
马自喻， 抒发忠君之情。又如赵孟坚《夜饮归戏

作》： “夜雪向桑干， 立勋期晚暮。凛凛金石心， 捐
躯事明主。”［10］38668 赵孟坚是一位精通诗书画的诗

人， 但其一生都辗转在小官小吏任上， 他有强烈的

入世情怀却无法实现。端平更化时， 理宗实施了一

系列的改革措施， 诗人对政治重新燃起希望， 因此

此诗隐去了哀怨， 将自己的心比作金石， 表达自己

立志捐躯报国的赤胆忠心。由上可见， 在提及桑干

河的唐宋诗作中大多散发着一种昂扬奋发的尚武

气质， 而贯注其中的则是建功立勋的政治抱负和忠

君爱国的高尚精神。

4　结　语

唐宋时期是诗歌发展的辉煌时代， 桑干河因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 人文环境， 作为唐宋诗人吟咏

的重要对象， 成为雁北地区特有的文学景观。桑干河

因唐宋时诗人的吟咏而拥有了更为饱满的文学内涵

与丰富的文化意蕴， 进而演变为承载特定文学功能的

地理意象。在唐宋诗中， 桑干河既可用来痛诉战争之

残酷， 抒发报国之壮志， 也多用来表达羁旅愁绪， 呈
现出时代变迁中的士人精神风貌。这些关于桑干河

的文学书写， 蕴含、 彰显并进一步塑造着根植深厚的

尚武精神， 促使其成为雁北地区鲜明的文化性格， 不
仅丰富了三晋文化的历史内涵， 也深刻影响了当今山

西地区奋发进取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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